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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夜饭的电视背景音里，要是没了那声
熟悉的吆喝“我想死你们了”，就像是饺子差
点醋。咱老百姓最爱的小品，早就是除夕夜
的一道硬菜。可您知道吗，这道开胃菜，当
初不过是戏剧学院“后厨”里考察“厨艺”的
一道小菜——本来没打算“上桌”。

过去的演艺行当里，小品最初是徒弟练
摊的段子表演。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戏剧学
院教学生，总不能一上来就让毛头小子演《茶
馆》吧？得，先观察生活，排个十几分钟的段
子，看你摆摊像不像摆摊，吆喝像不像吆喝。
这叫“表演练习”或“教学小品”，无意外传。

谁也没想到，这道“后厨预制菜”，有一
天竟成了满汉全席里的招牌菜。就是说，包
括默剧、哑剧在内的当代小品，经历了从“打
样菜”到“上桌菜”的过程，“出类”之后，演变
为名副其实的“拔萃”。

转折点在1983年。那会儿首届春晚直
播，导演组急得抓耳挠腮，节目时长凑不够怎
么办？有人想起了戏剧演员的基本功。严顺
开上台，演了一段《阿Q的独白》，算是把这种

“教学片段”硬塞进了直播镜头。但那会儿还
没人把它当个正经艺术形式，就像大戏之间
换装、补妆有空档，小丑上台串场子。

真正让小品单列的，得说是陈佩斯和朱
时茂。1984年，这哥俩夹着个《吃面条》的
本子去找春晚导演。

导演一看就蒙了，这玩意儿算啥？话剧
不像话剧，相声不像相声。这话搁在今天，
言外之意就是：您的作品归类不明，得立个
名头，重新填报。

抱着试试看的念头，导演让他俩进入了彩
排，不料现场效果忒好，观众笑翻了天。从那
年起，小品这匹“黑马”正式从戏剧学院的练功
房里溜达出来，走上了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

小品的出类拔萃，颇有些像山林里的一
株无名花，移栽成活后，成了人见人爱的小盆
景，不仅有了专属名称，而且成为艺术舞台的
一朵奇葩，与曲艺、相声、脱口秀等语言类节
目斗艳争芳。我们眼中的小品，觉得就该像
赵本山、宋丹丹那样，叭啊叭滴说人话、抖包
袱，最后再像点卤似的煽点情。这路数，其实
是杂糅出来的。早年间王景愚的《吃鸡》是哑

剧；后来陈佩斯、朱时茂的《主角与配角》是话
剧加相声的捧哏；再到赵丽蓉，把评剧的唱腔
往里一塞，还整出了RAP；等到赵本山一上
台，把二人转的“说口”和乡土气给带进来
了。这道菜，中原叫杂烩，东北叫乱炖。

这一锅乱炖，就炖出了个理儿：小品是
靠“背叛”所有娘家长大的。它从戏剧里偷
了“扮演”的底子，从相声里抢了“包袱”的技
巧，从二人转那儿学了“接地气”的魂儿。学
术界到今天还为它归戏剧还是归曲艺掐架，
老百姓不管那个，只管“好看就行”。说白
了，小品就是个“吃百家奶长大的孩子”。

小品的“独立”史，也是一部“放下身段”
史。过去，戏剧讲究“墙里墙外”之分：演员
在“墙”里演，假戏真做；观众在“墙”外看，以
假当真。小品把这堵墙给拆了。它从高台
教化上走下来，走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
模拟现实逗乐子。

小品这玩意儿，等于把咱们民族骨子里
那种“戏谑”的基因又给激活了。它有点像
民间“丑角”艺术，不扮帝王将相，专演小人
物那点尴尬事儿。《张三其人》里严顺开左右
不是人，《懒汉相亲》里魏积安憋出那句“俺
叫魏蠢蠢”，全是凡人的无奈。

不过话说回来，小品独立久了，也有点
“飘”。当年是“源于生活”，现在不少是“源
于段子”。编剧们打开手机刷刷热搜，包袱
就凑齐了。这就有点忘了本。小品的本是
什么？是那面“哈哈镜”，是把生活里那点变
形的事儿放大了给您瞧，不是把生活直接复
制粘贴，更不是把标语口号端上来。

好的小品，就该像《昨天今天明天》那样，
白云大妈和黑土大叔往那一坐，唠的是家常，
抖的是机灵，品的是人生。不需要强行上价
值，价值自个儿就从情景里升华出来。

回头想，小品的独立，是一个“无心插
柳”的偶然，也是大众审美需求的必然。它
从学院排练厅里走出来，由教辅工具变成艺
术主体。这么多年下来，如今包袱虽然不那
么响了，笑点不那么脆了，但只要它还记得
那条“离家出走”的路——那条从生活里偷
师、从民间里借胆的路，它就能再火下去。
毕竟，咱老百姓的乐子，总要有人接着逗。

聊斋闲品

♣ 王兆贵

小品的出类与拔萃

荐书架

♣ 胡珍珍

《欢迎再来》：一次深情而克制的返乡之旅

生命无论去向哪儿，总有一个来处。有些团圆，
是为了告别；有些回归，是为了真正的和解。纪录片
导演白嵩的首部纪实作品《欢迎再来》书写了一个东
北家庭在冬天里的重聚：94岁的爷爷、经历过下岗
潮的父辈，以及散落天涯的第三代，因为照料、因为
年关，也因为一栋老房子，再次坐在同一张饭桌旁。
书中没有刻意美化亲情，只有真实的争执、经年的积
怨、无声的关怀与缓慢的弥合。白嵩以镜头般的笔
触，记录下国企改制、房产纠纷、老年情感、手足隔
阂……这些细碎日常的背后，是一个中国家庭在时
代洪流中如何破碎，又如何坚韧地重新生根。

在祖孙三代的团圆饭里，在老房子的买卖争执
中，在红拖厂的废墟与延伸的铁轨间，他打捞起一个
普通家庭跨越百年的沉默与喧嚣。这不只是一个人
的私人记忆，更是一代离乡人的集体图谱。在街头
巷尾追溯一个普通家庭的百年历程，穿越衰败与荒
芜，探寻家人们的遥远冬天。梁晓声、徐童、老狼、
野孩子乐队联袂推荐，正如老狼所说，它让人“想起
自己的爷爷奶奶”，而导演徐童评价这部作品“在荒
芜与炽热之间，令人难以释怀”。

这本书细腻感人，豆瓣开分 9.0，很多读者评价
戳到了内心柔软的深处，非常值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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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素菊

伊洛河畔重相逢
伊洛河的水是带着记忆的。
那水奔腾万里，从邙山与嵩岳之间流过，流过

《诗经》里“在河之洲”的古老歌谣，流过曹植“凌波
微步，罗袜生尘”的恍惚梦境，也流过大禹治水时
疏川导滞的斧凿痕迹。河水汤汤，将千年的光阴
都揉碎在粼粼的波光里，再沉淀为河床上温润的
沙泥。你若细听，那水声里有编钟的余韵，有丝竹
的残响，也有无数文人墨客的风雅诗韵。

就在这样的水边，在唐文宗开成二年的某个
秋日，两位伟大的诗人相遇了。

刘禹锡乘一叶扁舟，自下游溯流而来。船是
旧的，舱篷的竹篾被岁月磨出了温润的光泽，像
极了他此刻的心境——激烈燃烧过的炭火，如今
覆上了一层柔软而持久的暖灰。他立在船头，一
袭青衫被河风灌满，簌簌作响，恍若当年朗州司
马任上，在沅湘之间听惯的竹枝歌谣。他今年六
十有六了，从永贞元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往事算
起，朗州十年，连州五年，夔州、和州……地名的
转换，被放逐的影子，已在中国南部的瘴疠山水
间，徘徊了整整33个寒暑。

与他相向而来的，是白乐天。江州司马的青
衫泪痕还未干透，杭州的白堤、苏州的宦迹，都成
了诗囊里沉甸甸的回忆。他的船头摆着一张木
几，几上温着一壶老酒，摊着一卷诗稿。他自洛
阳香山卜居顺流而下，说是访友，更多的是贪恋
这秋水长天的开阔。只是，他似乎更懂得如何将
生命的苦酒酿成唇边一抹淡然的微笑。

两船在河畔缓缓靠拢，橹声惊起了芦苇丛中
几只白鹭。他们彼此拱手，没有过多的寒暄，仿

佛这相遇已在冥冥中预约了千年。目光相接的
刹那，伊洛河的流水，仿佛也凝滞了片刻。

早在元和五年，刘禹锡正贬谪朗州，收到白
居易自长安寄来的百篇诗作，他盛赞白诗如“郢
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由是回赠：“吟
君遗我百篇诗，使我独坐形神驰。”宝历二年，两
人皆罢去外州刺史之职，一个从苏州，一个从和
州，在扬州驿站不期而遇。相逢恨晚，白居易趁
醉写下《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举眼风光长寂寞，
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
太多！”道尽了刘禹锡辗转朗州、连州、夔州、和州
等地贬谪生涯的风霜，为挚友鸣不平。刘禹锡以
那首光照千古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作
为酬答：“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
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
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
酒长精神。”这哪里有心衰哀叹之音？却是将个
人的悲辛，淬炼成对人生磅礴的达观。这便是诗
豪的胸襟——磨难未能让他变得尖刻或萎靡，反
而锻造出更为恢宏的生命气度。

白居易望着重逢的老友，扬州初逢的场景与
诗词锦绣，伴着酒香一同涌上心头。他忽然觉
得，自己赠诗中的怜悯，在梦得这般的豁达面前，
反而显得有些“小”了。乐天的乐观，是源于佛道
的智慧，是“知足、保和”的处世哲学；而刘梦得的
豪健，却是根植于儒家入世之精神，历经劫波而
不改其志的倔强。

船在伊洛交汇处泊岸。这里沙洲平阔，芦花
胜雪。二人舍舟登岸，并肩缓步而行，夕阳将他

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与洛阳故城断壁的残影、隋
唐天街御道的遗痕交错在一起。

“梦得兄，你看这伊、洛二水，千年交汇，不舍
昼夜，可记得曹子建在此‘日夕过首阳’的彷徨？”
白居易指着汤汤流水，打破了沉默。刘禹锡捻须
一笑：“记得。‘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子建是
心有郁结，故觉川广难渡。你我今日有舟有楫，
有酒有诗，此川虽广，何渡之有？”

这便是刘禹锡。在他的诗学辞典里，似乎没
有“绝路”这个词。朗州的蛮荒，他听出了《竹枝
词》的清新朗润；连州的僻远，他写出了“剡中若
问连州事，唯有千山画不如”的奇崛；即便身陷最
为困顿之时，他也能高唱“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
秋日胜春朝”。

白居易不禁感慨：“我常自诩能‘独善其身’，
在江州便寻庐山草堂，在洛阳便筑香山居士庐，
求个心安体泰。如今看来，梦得兄你是‘虽处江
湖之远，而心悬魏阙之上’，不，是悬于天地之
间。你的‘善其身’，是让自身化作一座不垮的营
垒，而非退守一隅的桃源。”刘禹锡望着天边最
后一道金光没入邙山苍茫的轮廓，缓缓道：“乐天
兄过誉了，哪有什么不垮的营垒。不过是……不
甘心罢了。永贞之事，王叔文、柳子厚……同道
零落，如星四散。有时午夜梦回，总觉得肩上还
负着些什么，沉甸甸的，放不下。这放不下，便成
了撑着的力气。”

他说得平淡，白居易却听得心中一震。他想
起自己被贬谪江州后，一直试图找到与自我和世
界的和解之道。而刘梦得，他是将心中那股不平

之气，内化成了诗歌的筋骨与魂魄。他的诗，在
清峻明朗之中，自有一股盘旋向上的豪猛之气，
就连“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样的
沧桑之叹，也说得那般斩钉截铁、气韵沉雄。

夜幕四合，河汉渐显。远处村落，灯火点点，
与漫天星斗互为映照。绿蚁新醅，酒过三巡，诗情
便如这伊洛河水，自然流淌开来。白居易拿出自
己闲居洛阳后写的那些怡情悦性、感悟生死的篇
章，刘禹锡则谈及他正着手编纂的《刘白唱和
集》——这部收录他们两人长达30余年、200多首
赠答唱和诗作的集子，是他们友谊最坚实的见证。

说起唱和，白居易举杯，“我最爱梦得兄那些
从巴渝民歌化出的《竹枝词》《浪淘沙》。‘东边日出
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真乃天籁之音，将我辈
从书斋引向了更鲜活的烟火人间。”刘禹锡朗声长
笑：“乐天兄的《新乐府》《秦中吟》，才是真胸襟、真
胆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我辈作诗，雕
琢字句易，关切苍生难。这一点，我始终钦佩。”他
们互相推重，又彼此洞悉。他们都曾在政治的旋
涡中沉浮，都曾用诗歌安顿身心，却最终走向了不
同的人生风景：一个如深潭，映照万象而波澜不
惊；一个如长河，百折千回仍奔涌向东。

夜凉如水，星河倒泻。远处，传来隐隐的钟
声，不知是来自香山寺，还是白马古刹。两人谈兴
渐阑，却无倦意。他们没有再说太多关于未来、关
于生死的话。只是约定，来年牡丹花开满长安时，
要一同去逛逛神都苑，看天津桥上的垂柳，再续今
日之诗缘。他们知道，只要诗在、唱和在，这份倾
盖如故的相知，便能抵御世间的一切风霜。

书人书话

♣ 仝龙伟

一个时代的诗歌样本
杨景龙教授诗集《饮一杯唐朝的月光》日前

出版。认真拜读诗集，不禁掩卷长思，感喟不已。
这部诗集不仅是杨景龙 40余年新诗创作的

结晶，同时也是他古今诗歌传承研究的“试验田”，
更是为今后“学院派”新诗创作指明努力方向的

“大纛”。之所以这样讲，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从诗歌内容上看，这部诗集有三点值得

注意。第一是题材广泛，诗集分为“与经典互文”
“岁时与月令”“餐花的孩子”等九辑，从这些诗意
化且极具象征意义的标题，即可看出该辑诗作的
吟咏范围。具体而言，如“餐花的孩子”主要是童
年岁月的复杂记忆，“与经典互文”主要是诗意化
的诗歌史及诗人传记，“岁时与月令”则主要是自
然时节的人文感悟，等等。总体而言，举凡触目之
见、入耳之闻、应心之感、睹物之思，皆可摛之为
藻，涵泳成诗。第二是主题丰富，举凡中国诗歌史
上曾经被吟咏过的主题，皆可在《饮一杯唐朝的月
光》中寻出踪迹。举例来说，作者出身于豫西南伏
牛山区的书香世家，后因工作而久客他乡，故而浓
浓亲情、脉脉文思以及淡淡离愁，在诗中表现得尤
为突出。又如在“黄土与石头”一辑中对西北边塞
的热情赞颂，在“花朵与流水”一辑中对江南水乡
的浅唱低吟，在“纯情的太阳”一辑中对冬雪的轻
声呼唤，无不是自然主题的出色表现。诗中的主
题具有深刻的“诗旨”，需要读者用心品味，细细感
悟，以“丰富”形容主题，其用意正在于此。第三是
意象多元，作者极富诗人的浪漫主义气质，诸如中
国诗歌史上的经典意象，在作者这里都得到了承
传。然而在诗集中，还有一些特定意象，可以视为
作者的“精神地标”。比如“胭脂鱼”，本是寻常鱼

种，但经过作者诗笔的晕染之后，便点化为具有特
殊含义的意象，从而产生视觉与触觉通感、绮幻与
空灵相依的审美体验；再如“楚”意象，包含“楚山”

“楚水”“楚人”，由此直接上溯至屈子与《楚辞》，作
者不仅是地理上的“楚地”人，更是诗歌史上崇尚

“香草”与“美人”的“楚地”唯美意识的热烈赓续
者。又如“敦煌”与“禅”，这两种意象表面上看具
有浓厚的宗教意味，但在作者笔下，实际上仍是

“崇美”与“求索”意义的交互，其在诗行间所代表
的征象以及在诗意内所诠释的沉思，应该也属于
两个不同层面内涵的交融。

其次，从诗学特色上说，诗集非常明显地表
现为在融汇中西的基础上贯通古今，即将“横的
移植”与“纵的继承”结合起来。众所周知，新诗
自诞生至今不过百余年历史，但是关于其“本体”
的争论似乎从来都是不绝如缕。相较于传统诗
歌而言，这种“喝蓝墨水长大”的新兴诗体多少显
得有些“西洋化”和“大众化”。所谓“西洋化”，是
指新诗自结构至用词，乃至立意，全盘吸收西洋
文学的特征，或者说，对于中国传统诗歌作出“刻
意的反正”；所谓“大众化”，是指“诗歌的完全普

及”，从作者到读者，从诗题到立意，无人不可作
诗，无人不能读诗，无事不可入诗，无事不能造
诗，甚至完全毁弃中国传统诗歌的审美要旨。这
两种倾向本是新诗的“胎记”，自不可避免，但是
刻意追求，以至过度推崇，都不是新诗的正常状
态。所以，杨景龙一直认为，居于中国文学史这
条大河下游的新诗，其上游及源头仍是中国古典
诗歌，古今诗歌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可以
将《饮一杯唐朝的月光》视为作者进行古今诗歌
传承理论研究以及诗歌创作的“试验田”。我们
可以明晰地看到，诗集中的诗作无不根植于中国
古典诗歌，其吟咏范围、主题、意象，乃至形式美、
音律美等诗歌要素无不自“风骚”长河中汲取，由
此产生的“庄正典雅”的诗学气象，亦绝非片面

“西洋化”或“大众化”的“现代新诗”所可比拟。
除了诗歌“本体”的艺术特色之外，还有一个思想
层次的特色，即“有为而作”。中国古典诗歌向来
讲究“言志”与“合事”，该书无疑也继承了这一特
点。以《击壤歌》为例，特殊年月的苦辛记忆被揉
碎在诗行里，而末行“战国的老牛拉着汉朝的铁
犁”一句，更是直击读者心灵深处，既是写实主

义，又是象征主义，所言之志与所合之事，当已升
华至“诗史”的高度。以该诗为代表，在诗集中所
体现的“有为而作”的特色，恐亦非当今一些自诩

“诗人”者所能感知者。
最后，从诗史意义上讲，主要分为两个方

面：其一，诗集是诗人的“诗化年谱”，每一首诗
都有其特定的创作背景及思想主旨，通过诗行
可以反映作者的感悟瞬间，亦可体现其感知美
的方式与能力。也就是说，前者是为什么写诗
的问题，后者是怎样去写诗的问题。《饮一杯唐
朝的月光》之于作者，亦是如此。他在诗集中所
展示的“诗人本性”，当今诸方家已谈之甚夥，这
些学术性的评论既为高论，又属的评。总而言
之，就是为当今艺林展示什么才是“真正的诗
人”，什么才是“诗学评论家”，什么才是创作与
研究并重的“诗学传承者”。只有弄清了这个问
题，我们当今的“诗人们”才能切实找到提升自
身诗学素养的不二法门。其二，优秀的诗集必
定是文学史上的“时代样本”，譬如李杜诗篇，必
是唐诗样本；胡适《尝试集》，实乃新诗滥觞。它
们的成就与高度其实就代表了其时诗歌创作的
整体成就与高度。换言之，作为“参考样本”，它
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学者对该时期诗学
乃至扩大到整个文学范畴的品评。《饮一杯唐朝
的月光》之于当今诗坛，亦是如此。在我看来，
作者以这部诗集为当今诗学界标定了某种“范
本意义”，对当今新诗研究及创作必将产生矫枉
纠偏的作用，从而为诗歌史提供我们这个时代
应该提供的“时代样本”，并向后世研究者昭告，
什么样的作品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代表。

人与自然

春风从远方吹来了，一身温柔，拂过田
野和小径，从树梢到窗前，轻轻地点醒沉睡
的一切，轻吻来来往往的行人。

它不同于冬日的寒峻，也不似夏日的炙
热，只带着一点凉意，一点点濡湿，不经意而
来，不经意而去，仿佛允诺着什么新鲜的事
物即将发生。

它钻进衣袖的那一刻，让我刹那间地
想起了童年，我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地在
田埂上奔跑，斜阳里，群山逶迤，草木皆绿，
鸟儿在枝头轻啼，鹅鸭在冒着热气的池塘
中嬉戏……春风满面的快感瞬间被定格在
脑海中，终生成像。那时世界尚小，烦恼也
薄，仿佛一缕风声都可以荡涤一切、消融一
切，一切美好归心。

春雨刚落过，田野里的泥土软软的、黏
黏的，踩上去一个浅浅的印儿，过不了两天，
又慢慢恢复平整。柳条抽出了新芽，嫩绿嫩
绿的，像是一个婴儿刚睁开的眼睑，微微颤
抖，气若游丝。院子里的桃树、杏树也缀满
了花苞，粉粉白白，紧紧裹着，仿佛下一秒便
要绽开。

空气中浮动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
息，湿润的泥土味间杂着淡淡的草木清气，
让人不自觉的嗅起来；村头飘起的炊烟袅袅
娜娜，也似一缕柔情，追赶着节奏，融入季节
的音律里。

不知何时开始，天早早就亮了。纸糊的
窗框若隐若现，窗外不再全是灰蒙蒙的，而
是泛着一层淡淡的蓝光，不一会儿，还偶尔
透出几痕霞彩。晨曦向着院落洒落，把青砖
墙上斑驳的苔痕照得青翠欲滴。檐角的矮
草悄悄探出头，顶着一两滴露水，晶晶亮亮
的，像一颗颗不愿落地的珍珠，粘在草尖。
风过时，那些露珠便轻轻滑落，摔在石板路
上，啪嗒一声，短暂却清脆。昨日还萧瑟颓
废的院落，今天就添了一抹生机。仿佛一夜
之间，过往的沉寂和抑郁已然被悄然抹去。

院子外的老香椿树上有几只麻雀，啾啾
喳喳地跳来跳去，争着啄食农民箩筐里掉下
来的谷种。它们也变得轻盈起来，一会儿扑
棱着翅膀掠过枝条，一会儿歪着头呆看着行
人。偶尔有一只停在屋檐上，抖抖羽毛，又
俯身衔起几根草屑，像是急着去修补和加固
昨日的鸟窝。路边松动的土壤中，有几只蚯
蚓试图爬起来，不知是想寻找食物还是想晒
太阳……春意涌动的地方，连微小的生命也
不肯沉默。它们各自忙碌着，应该不是为了
什么宏伟的目标，只是顺着季节的方向和召
唤，附和着什么，追应着什么，或按照自己内
心想法，一寸寸长出崭新的模样。

田边的野花开得疏疏落落，紫的白的小
花藏在杂草丛中，不引人注目，它却有股不服
输、倔强的劲儿，“蹭、蹭”向上冒尖儿。它们不
比园子里的兰草花、杜鹃娇贵夺目，却更自由，
任凭春风摇曳，还不怕雨打，不畏日晒。偶尔
有蝴蝶路过，停在花瓣上，蝴蝶抖动的翅膀薄
如蝉翼，似影非影，竟也像是被春风吹散的灵
魂，终于寻着了依附。这一切悄然而又安宁，
不禁让人心头微微一震，原来世上最细微的生
长，都藏着生命最原始的温度和不屈的倔强。

天渐渐暖了，人们也不烤火了，忍不住
往外走。老人搬了小凳坐在门口晒太阳，半
眯着眼，任温暖的阳光在褶皱间游走；孩子
们跑进田野，拔几根茅根含在嘴里，还一路
追几只蝴蝶，企图抓在手上，他们的笑语声
比鸟鸣还要清脆。隔壁的伯母拎着装满菜
的菜篮回家，新鲜的蔬菜沾着露水，绿得耀
眼……每一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春风染
遍了脸庞，神清气爽，生活也因此变得多姿
多彩、丰富无比。

正所谓“春风满面醉行人”吧！春风吻
过的地方，不只是风拂过脸颊的触感，不只
是花开的颜色、鸟啼的声响，而是整个世界
被唤醒和重新轮回，更是一个人整个身子被
悄然唤醒和被重新编程的过程。一个人从
冬日的凝滞里挣脱出来，看见一切都在生
长，一切都在重新开始；仿佛心里积攒的惆
怅与寒意、冷峻与沉郁，也被温柔地带走了，
落下一身清爽与畅快，浑身轻松、通透。

春风不像秋风那样萧瑟，也不像夏风那
样炙烤逼人，它只是轻轻拂过，便让万物都
浮起一层细细的欢喜，并沉醉其中。尤其是
人在其中，也像那些草木一样，被温柔以待，
赋予意蕴，面颊顿时有了春风的吻痕，生命
中注定会灌满生长的节律和诗意的期待，这
便是“一年之计在于春”的美妙，值得每个人
期待、珍惜和拥有。

♣ 杨德振

春风满面醉行人

落叶扫干净路面
冬眠的动物打开门窗
还有那丘陵大山房屋草树
都想跳起来为你的到来欢唱

你是花仙子掉在风中的泪
还是嫦娥洒下仙草造的佳酿
夜半梦醒时
只见满地游动的月光

鸟雀嬉闹的枝头
引我四处寻望
惊醒千年的梦里
传来了一阵阵梅香

那原本灵动的竹影
正弓背低头在轻声商量
何时被邀广寒宫
感受热酒在胸中回荡

诗路放歌

♣ 娄同刚

听 雪


